
C7 大公園
責任編輯：李淼

乒
乓
球
可
以
說
是
我
們
中
國
的
國
球
，
它
自
一
九
五
九
年
我
國

選
手
容
國
團
獲
得
第
二
十
五
屆
乒
乓
球
世
錦
賽
男
單
冠
軍
，
也
即
新

中
國
體
育
運
動
的
第
一
個
世
界
冠
軍
起
，
便
在
我
國
一
發
而
不
可
收

且
迅
速
地
普
及
開
來
。

據
說
在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的
﹁文
革
﹂
前
，
我
國
平
均
每
天
打

此
球
的
人
在
八
百
萬
以
上
，
乒
乓
球
也
因
之
成
了
一
項
名
副
其
實
的

群
眾
性
體
育
運
動
，
這
也
為
後
來
我
國
的
乒
乓
球
運
動
在
世
界
上
新

人
迭
出
，
獨
樹
一
幟
且
經
久
不
衰
奠
定
了
雄
厚
的
基
礎
。
我
國
乒
乓

球
的
興
起
與
發
展
也
給
了
我
國
許
多
中
老
年
人
留
下
了
抹
之
不
去
的

美
好
記
憶
。

容
國
團
的
奪
冠
以
及
隨
後
中
國
隊
在
第
二
十
六
、
二
十
七
及
二

十
八
屆
乒
乓
球
世
錦
賽
上
的
不
俗
表
現
與
優
異
成
績
，
極
大
地
激
發

了
國
人
對
於
乒
乓
球
運
動
的
熱
情
。
在
當
時
的
學
校
裡
，
企
事
業
單

位
乃
至
農
村
，
專
業
及
業
餘
乒
乓
球
隊
如
雨
後
春

筍
般
地
湧
現
，
男
女
老
少
人
人
揮
拍
上
陣
，
很
是

有
些
﹁全
民
皆
乒
﹂
的
架
勢
。
眾
多
的
球
隊
又
催

生
了
此
起
彼
伏
的
大
大
小
小
賽
事
。
如
果
遇
上
省

級
以
上
規
模
的
賽
事
，
那
入
場
門
票
是
很
不
好
買

的
。
買
不
到
票
的
人
就
只
好
在
家
聽
廣
播
（
那
時

無
電
視
可
看
）
。
一
九
六
四
年
在
南
京
進
行
了
一

場
全
國
性
的
乒
乓
球
賽
，
因
為
有
莊
則
棟
、
李
富

榮
、
徐
寅
生
、
林
慧
卿
、
鄭
敏
之
、
韓
玉
珍
等
國

手
參
賽
，
所
以
更
是
一
票
難
求
。
每
次
比
賽
開
場

時
，
儘
管
門
票
早
已
售
完
，
但
賽
場
門
口
仍
然
常

會
被
等
退
票
的
球
迷
擠
得
水
泄
不
通
，
至
於
當
時

的
街
上
則
是
萬
人
空
巷
…
…

那
年
頭
國
家
乒
乓
球
隊

的
著
名
運
動
員
是
百
姓
心
目

中
最
亮
的
明
星
與
偶
像
，
他

們
在
國
際
賽
事
上
的
一
舉
一

動
都
緊
緊
地
牽
動
着
國
人
的

神
經
。
我
記
得
在
一
九
六
五

年
第
二
十
八
屆
世
錦
賽
時
，

我
國
的
頭
號
種
子
選
手
莊
則
棟
在
男
團
比
賽
時
，

意
外
地
兩
次
負
於
日
本
選
手
高
橋
浩
。
因
此
在
男

單
比
賽
中
，
當
莊
又
要
與
高
橋
相
遇
時
，
對
於
莊

能
否
戰
勝
高
橋
竟
成
了
一
時
間
街
頭
巷
尾
百
姓
們

熱
議
的
中
心
。
那
陣
子
，
我
所
就
讀
的
中
學
，
凡

課
間
休
息
時
，
東
一
堆
西
一
夥
聚
攏
在
一
起
的
同

學
們
七
嘴
八
舌
談
論
的
內
容
只
有
一
個
—
—
莊
則

棟
能
否
戰
勝
高
橋
浩
。
所
幸
的
是
，
幾
天
後
，
莊

不
負
眾
望
，
以
一
個
漂
亮
的
三
比
零
乾
淨
利
索
地

淘
汰
了
高
橋
，
打
開
了
通
向
冠
軍
的
道
路
；
這
時

，
大
家
才
長
長
地
鬆
了
一
口
氣
。

在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
很
多
單
位
都
沒
有
正

規
的
乒
乓
球
枱
，
特
別
是
在
一
些
中
小
學
校
；
但
這
並
未
能
擋
住
人

們
打
乒
乓
球
的
熱
情
。
大
家
用
磚
壘
、
用
門
板
，
甚
至
用
桌
椅
板
櫈

拼
湊
搭
建
乒
乓
球
枱
，
因
地
制
宜
地
開
展
乒
乓
球
運
動
。
別
小
看
了

這
些
土
得
掉
渣
的
土
球
枱
—
—
我
國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後
有
不
少
國

家
乒
乓
球
隊
的
主
力
隊
員
就
是
從
這
樣
的
球
枱
上
走
出
的
。

我
國
的
乒
乓
球
運
動
興
起
於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
這
當
然
有
着

其
特
定
的
歷
史
條
件
，
那
就
是
當
時
我
國
的
體
育
事
業
尚
處
於
起
步

階
段
，
同
時
因
為
眾
所
周
知
的
原
因
而
被
排
斥
於
國
際
奧
委
會
之
外

，
故
乒
乓
健
兒
屢
獲
世
界
冠
軍
便
使
國
人
感
到
了
振
奮
與
揚
眉
吐
氣

，
增
強
了
民
族
自
豪
感
，
這
自
然
就
極
大
地
激
發
了
百
姓
們
的
乒
乓

球
熱
情
，
這
種
熱
情
又
有
力
地
推
動
了
乒
乓
球
運
動
在
全
國
的
普
及

。
可
以
說
，
我
國
的
乒
乓
球
運
動
水
平
至
今
在
世
界
上
仍
然
一
枝
獨

秀
地
獨
步
天
下
，
與
當
年
的
群
眾
性
乒
乓
球
運
動
是
不
無
關
係
的
。

二○○八年，網
絡上一段兩分鐘的視
頻迅速躥紅，吸引了
幾千萬觀眾。這段視
頻描繪的是兩個年輕
人和他們撫養的一頭

獅子告別一年後，在非洲重聚的感人情景
。事情的來龍去脈究竟為何？兩位當年的
養獅人、如今的成功人士在《獅子克里斯
蒂安》（A Lion Called Christian）中為
大家細細說來。

一 九 六 九 年 ， 安 東 尼 伯 克
（Anthony Bourke，暱稱愛斯，Ace）和
約翰蘭德爾（John Rendall）兩位二十出
頭的年輕人離開家鄉澳大利亞，去英國闖
世界。他們某次在倫敦碰到以後，心血來
潮地一起去逛那裡最有名的百貨商店哈羅
茲（Harrods）──英國號稱 「要什麼有
什麼」的百年老店。在哈羅茲，他們見到
了正在發賣的一公一母兩頭三個月大的小
獅子。店員說，母獅已經名花有主，公獅
子還待價而沽。這兩個年輕人對小雄獅愛
不釋手，和它玩了整整一個下午才戀戀不
捨地離開。他們最後花了相當於現在三千
五百英鎊的 「巨款」把它買下，而且給它
起名為克里斯蒂安。據說，他們是為了搞
笑，紀念傳說中受羅馬貴族迫害、被餵給
獅子的基督徒（英文也是Christian，克里
斯蒂安）。

那麼怎麼解決它的住宿問題呢？獅子長得很快，也
需要可以自由活動的戶外場所。當時，愛斯和約翰已經
在倫敦一家古董傢具店找到了工作。他們巧舌如簧，說
服店主把地下室讓出作為小獅子的居所，他們自己則在
店舖二樓的公寓安下身來。另外，他們又和附近一個教
堂達成協議傢，每天下午帶上小獅子去他們的大花園散
步放風。

小獅子在傢具店成為無數大人孩子的最愛。當它坐
在櫥窗裡時，許多顧客聞風而至，即使有時被它抓破了
衣服也不介意。兩位主人當然對小獅子更加寵愛，每天
用營養均衡的肉蛋鈣質供養着不說，他們還給獅子買玩
具、輪流陪它玩耍。據兩位作者說，小獅子性情溫和，
富於幽默感，和兩人的感情越來越深。可是它的個頭也
長得很快，逐漸無法在傢具店存身，而教堂也不願意讓
他們用花園了。於是，兩位主人又和一位有名的動物學
家聯繫上，讓他幫助獅子回歸自然。一九七○年，兩位
主人帶着小獅子坐飛機到達肯尼亞，讓它學會在自然環
境中生存。經過一系列的訓練，克里斯蒂安逐步融入獅
群，離開了人類社會。可是當兩位原主一年以後去 「探
親」，它仍然記得它的人類朋友，和他們擁抱嬉戲，親
熱得不得了。這次團圓的鏡頭，事隔三十多年以後就成
為網絡上走紅的視頻，也促使兩位澳大利亞人重新修改
、出版他們最初發表在一九七一年的舊作。

在很多人慨嘆世風日下、人情澆薄的現代社會，人
和猛獸之間竟能培養出這樣的溫情，可能是吸引很多觀
眾的一大因素吧。其實我們也無須把這個故事過分浪漫
化，因為它的起因其實是兩個年輕人沒事可做、找個樂
子。不過，之後他們對於小獅子的精心照顧和無私奉獻
倒的確感人，我覺得其價值甚至超過了獅子克里斯蒂安
通人性的 「神奇」。

如果不是偶然到大伾山，恐怕
此生都不會知道 「雲溪燕語衛水舟
」為何意、從何而來，更不知道古
時漕運的主要交通線──大運河竟
能造就一幅如此壯美的畫卷。

多年前，有朋友稱，河南浚縣
古廟會史傳千年不衰，每日近二十

萬人的盛況，古今罕見。在當地，也有一種說法，不
出正月都是新年，這一千年古廟會自大年初一開始，
一直持續至農曆二月二。

國人歷來喜歡按資排輩，正月初一，二月二、三
月三與端午節在古代都有規模巨大的廟會，各地也都
有各種習俗與傳說，那麼浚縣古廟會就是 「龍頭老大
」嗎？為探其原由，春節未過便趕至大伾山，感受千
年古廟會的獨特魅力。

數日來，廟會沒有給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倒是當
地 「雲溪燕語衛水舟」勾起我的好奇心。

當地史志記載，隋唐大運河經過此地的那一段稱
衛河，當時的衛河水面霧氣繚繞，靜觀如雲溪流動，
當地的一座橋便被稱之為 「雲溪橋」。高大的橋孔下
常有燕群棲息於此，久而久之，竟形成了 「雲溪燕語
」的奇特景觀。紫燕穿梭橋上，扁舟駛於河中，衛河
上一幅天人合一的畫卷便被詩人攏於筆端。

如今，獨上雲溪橋，不禁讓人浮想連翩。隋煬帝
修通了大運河，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
塘江五大水系，五百餘萬民工、耗時六年、兩千七百
餘公里的里程，工程之大至今難以想像。對於隋煬帝
，是非功過自有後人評說，但如果沒有大運河的開通
，不但漕運難通，今天的民眾也難感受縴夫號子的高
亢與 「雲溪燕語」的奇特景觀。

數百年的歷史滄桑與帝王的是非功過至今留下的只是史載與傳說
，貫通南北交通的大運河已失去往日的壯觀與氣勢，但留下的詩句卻
將這一美景永久地留在了當地的人心中。

古稱永濟渠的衛河，當年不但漕運發達，而且風景秀麗，於是便
有了 「雲溪燕語衛水舟，櫓槳聲聲入夢來。」的壯美畫卷。

歷史上，遊衛水乘舟而經浚縣的文人墨客，無不被衛水上的優美
景色所傾倒： 「月擁層城萬堞開，天垂極浦片帆來」。明嘉靖年間，
文學家王世貞與謝榛等朋友飽覽衛水勝景後，即興吟詩《謝顧二山人
追別衛河》。崇禎年間，進士司惟標沉醉於月下衛水的幽雅景致，寫
下了 「誰剪明河山之下，水光月色遙相射，收盡山靈襟帶間，那數春
江花月夜」的千古佳句……

春夏之交，來黃山遊
玩的遊客都可以在黃山品
嘗一道美味的黃山鴨板菜
。熱情的黃山人會告訴你
： 「鴨板菜性涼，利水清
熱，明目去痰，只有黃山

上才有。」
鴨板菜，顧名思義，形似鴨子腳蹼，所以

叫做鴨腳板野菜，長在黃山上，是黃山特有的
一種野菜，喜愛林蔭濕潤環境。原來它屬於傘
形科鴨兒芹，屬多年生草本植物，葉柄細長，
每一柄有三片葉子，別名三葉芹、野蜀葵等等
。這鴨板菜蓬蓬鬆鬆，有點像芹菜的樣子，但
不足一尺，聞起來，氣味也像芹菜，有股藥氣
，所以有人也叫它鴨板芹。

做法如下：首先將鴨板菜的梗葉掐成一寸
多長的段，可從葉尖往下掐，根和老莖去掉。
通常只能掐兩三節，然後將掐好的菜葉和莖裡
面夾有的泥洗淨，放入熱油鍋中翻炒幾下，如
同炒青菜一樣燒炒，但要放入幾瓣切碎的大蒜
（起殺菌調味作用），快熟時加入適量精鹽即
可起鍋裝盤，這時，一盤青翠欲滴、芹香美味
的鴨板菜就上桌了。雖然是清炒，但仍讓人饞
涎欲滴。

如果在炒鴨板菜時，放入肉絲、豆腐乾絲
，那就更加美味了。或將很辣的紅辣椒切細，
拌到菜裡，清香帶辣，也很適合喜辣食客的口
味。現在飯店裡流行煲湯，鴨板菜燉肉也是款
很開胃的靚湯，青青的鴨板菜的清香和肉香混
合，清香味美，減肥清火。

需要注意的是，野菜最好是現採現吃，久
放的野菜不但不新鮮，清香味散發殆盡，而且
營養成分流失，容易串味，味道不佳，最好浸
泡一段時間再燒炒 。

而掐剩下的根部可以栽在土裡，仍然能生
長。據說在日本，鴨板菜已經成了重要的栽培
蔬菜品種之一，而在我國一些地方，也開始效
仿其做法了。

中國民間流傳着一句話：三月三，薺菜當
靈丹。這時節，薺菜、馬蘭頭、蕨菜等的口味
已經有點偏老，鴨板菜就成了夏季時節大自然
給人類的美味，它不僅是佳餚，是無污染環保
的天然藥菜，同時還能種植觀賞，真是全身都
是寶。聽說，到黃山來旅遊的遊客，尤其喜歡
在各飯店點這款黃山特有的鴨板野菜。

近日，一友人告訴我，前蘇聯 「末
代」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曾出過一張
唱碟，碟名為《唱給遠方的賴莎（戈的
已故夫人）聽》。這位昔日的大政治明
星，雖自謙 「目不識譜」、 「五音不全
」，仍金口大開，一口氣錄唱了七首曲

子，據說都是其夫人戈爾巴喬娃生前的 「最愛」。這是
一個意外的 「收穫」，它讓我想起一二十年前的幾件往
事。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戈爾巴喬娃作為 「克里姆林宮第
一夫人」，在蘇聯國內外大名鼎鼎，紅極一時。我與她雖
只有過幾面之緣，但她給我的印象卻相當深。

「克里姆林宮夫人」
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起，到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

十六日止，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權存在的時間並不長，只
有七十四年又四十九天。而蘇聯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則成
立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蘇聯的 「第一夫人」（西
方人也稱 「克里姆林宮夫人」，the lady of Kremlin）也
不多，一共有七位，其中只有一人曾真正進入到公眾的視
野，並有聲有色地活躍在蘇聯國內外的大舞台上。她就是
蘇共中央總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聯總統
戈爾巴喬夫的夫人賴莎‧戈爾巴喬娃。

首先，我想略為介紹一下七位 「蘇聯第一夫人」。
列寧的夫人叫克魯普斯卡婭。列寧在世時，她被尊為

「列寧的親密戰友」、 「著名的國務活動家」。列寧去世
後，斯大林同她的關係搞得很僵，甚至曾威脅要 「廢掉」
其 「列寧夫人」稱號，另立他人。

斯大林的夫人叫阿利盧耶娃。一個是全黨全國的領袖
，另一個則是平民百姓，二者間之懸殊，打個比方說，猶
如一條小漁船被捆綁在一艘大軍艦旁，前者時不時地被後
者碰撞（斯、阿二人之獨生女斯維特蘭娜語）。這位年輕
貌美的夫人，雖想幹一份自己喜愛的工作，但總覺得自己
乃 「籠中之鳥」， 「活得很不自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
七日，在全國慶祝十月革命節十五周年當天，就飲彈自盡
在家中，年僅三十一歲。這位蘇聯第一夫人的死訊一傳出
，頓時轟動蘇聯國內外。關於死因，曾出現過多種 「版本
」，真相究竟如何，至今仍是個謎。在莫斯科新聖女公墓
，斯大林為她立有一碑，上面刻着其名，落款為 「約‧斯
大林所立」。

斯大林之後的兩位最高領導人的夫人赫魯曉娃、勃列
日涅娃，都較少拋頭露面，因而鮮為人知。

蘇聯第五、六位最高領導人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在
位的時間都很短，只有一年多一點，其夫人何許人也，並
沒有見諸於報端。

真正意義上的 「蘇聯第一夫人」，是第七位蘇聯最高
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夫人賴莎‧戈爾巴喬娃。

戈爾巴喬娃的娘家姓為季塔連科，一九三二年生，比

戈爾巴喬夫小一歲，莫斯科州立大學哲學講師。戈爾巴喬
夫一九八五年春入主克里姆林宮後，她便棄教從 「政」，
被戲稱為戈的 「幕僚長」。

在戈爾巴喬夫執政的六年半時間內，戈爾巴喬娃常伴
「君」於側。蘇聯國內外有關她的報道、評論不計其數。

因穿着考究，舉止瀟灑，戈爾巴喬娃被西方人稱為 「共產
黨國家最具個人魅力的第一夫人」，也因愛吹 「枕邊風」
、愛 「搶鏡」而受到蘇聯國內外媒體的 「特別關照」。

敬重中國與中國文化
在前蘇聯高層的女性人物中，戈爾巴喬娃與我們中國

最有緣。
一九八六年春天，我國在莫斯科市內曾舉辦過一個小

型時裝展，並由一支女模特隊展示中國服飾。李則望大使
和李鳳林公使請她們為各國駐莫斯科使節和夫人，以及一
些蘇聯朋友舉行時裝表演，來展示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尚鮮
為人知的一面。三場展演效果很好，反響熱烈。於是，使
館兩位主要領導便萌生出一個想法：可否試一試，請蘇聯
領導人的夫人們到使館來看一看中國的時裝表演。

蘇聯領導人的夫人們能否光臨，誰心裡都沒有底。從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中蘇關係已持續惡化了二十多年
。蘇中兩位第一副總理阿爾希波夫和姚依林雖於一九八四
、一九八五年實現了互訪，但在一九八六年春， 「三大障
礙」依然像三隻 「攔路虎」橫臥在兩國之間。那時，我在
使館任政務參贊，主管對外工作。使館領導讓我向一位有
特殊背景的蘇聯朋友先做試探。中蘇兩國的關係雖然一直
緊張，但我們兩人的私交甚好，相互間常常透露一些雙方
不願意通過正式渠道傳遞的信息。我向這位朋友進行試探
後的次日，他來到使館就告訴我一個字： 「成！」還說：
「她可能來。」我們兩人平時交談時，正像一個俄語詞組

所說的那樣，從半個詞就可以聽出 「音」來。他說的 「她
」，顯然是指戈爾巴喬夫的夫人。

第二天上午十一時左右，蘇共中央警衛局派出了五名
彪形大漢到使館，要察看舉行對外活動的主要場所，其中
包括洗手間。蘇方人員雖然並沒有說明來意，但我心裡明
白，這是在蘇聯頂級人物到外國駐莫斯科使館參加活動前
必須進行的 「例行火力偵察」。下午一時許，蘇聯外交部
禮賓官員正式通知我：戈爾巴喬娃將於下午四時到中國使
館作客。

四時差一兩分鐘，一個相當長的大車隊轟隆隆地開到
了使館的正門前。戈爾巴喬娃從第三輛車——一輛新型黑
色 「伏爾加」車最先走了出來。李則望大使和夫人、李鳳
林公使和夫人立即迎了上去。戈夫人握着李大使的手莊重
地說： 「我們今天十分高興到大使同志和夫人這裡來作客
。我們政治局委員的夫人當中，今天凡是在莫斯科的，我
把她們都請來了。可見，中國、中國文化，在我心中所佔
的位置有多麼重！」戈夫人一一介紹陪她前來使館的貴賓
們：國家元首葛羅米柯的夫人、總理雷日科夫的夫人、第

一副總理塔雷津的夫人、外長謝瓦爾德納澤的夫人……
當時，我站在李大使的身旁，默默地數了一下，一共

來了七位蘇共政治局委員的夫人。當時，中蘇關係還比較
緊張，蘇聯方面派出這樣一個 「強大陣容」，着實令我感
到驚訝。

此前，我看到、聽到過一些西方記者和外交官對戈爾
巴喬夫夫人的評價，大多為： 「精明能幹」、 「喜歡干政
」、 「愛出風頭」、 「穿着時髦」。此刻，我站在夫人的
身旁，聽到她所講的上面那一番話，我第一個感覺是，夫
人敬重中國，敬重中國文化，話裡透着一種真誠。

戈夫人在李大使夫婦和李公使夫婦的陪同下，在使館
電影廳觀看了中國模特隊的表演。對於絢麗多彩的中國絲
綢、獨具一格的中國服飾、中國姑娘們姣好的面容和美妙
身段，夫人連連嘖嘖稱讚。

時裝表演結束後，李大使請戈夫人和其他貴賓到電影
廳旁邊的 「孔雀廳」喝茶。該廳軒昂高雅，星羅棋布的頂
燈一打開，猶如一隻 「巨無霸」孔雀開屏。在大廳的一面
高牆上，鑲有頤和園萬壽山的多彩壁畫， 「昆明湖」在壁
畫的下面相映成輝。 「十七孔橋」橫跨 「湖」的左側。一
個袖珍噴泉則立於 「湖」的中央，此刻正處於相對靜止的
狀態， 「玉珠」過兩三秒鐘才滑下一小滴，在一泓清潭中
，若隱若現地泛起一串串 「小連環」。幾條金色、雜色的
小魚悠然自得地游弋於其間。戈夫人見狀大喜，稱此乃
「神話般的仙境」。

喝茶時，戈夫人吃了兩三隻春卷和一小碗冰糖荔枝露
。我在莫斯科早就注意到，在外國使節舉行的招待會上，
蘇共政治局委員一級的要員，是一口水也不喝，一口菜也
不吃的。據知情人講，這是一條硬性規定，一是怕有人下
毒，二是怕食品不潔。戈爾巴喬娃這位比政治局委員還顯
要的 「政界大明星」，此次嘗了一下中國的美食，也算是
破了例啦。

轟動莫斯科 「時裝外交」
戈爾巴喬夫的夫人到中國大使館作客一事，在駐莫斯

科使團和記者團中一下子就傳開了，成了轟動一時的 「頭
條新聞」。記者們紛紛發稿：最有權勢的蘇共領導人的夫
人們，突然雲集在莫斯科列寧山 「友誼」街上的中國大使
館；中國人向蘇聯人發動了一場 「時裝外交攻勢」，戈爾
巴喬夫本人立即給以正面回應；交惡二十多年的中蘇兩黨
、兩國重修舊好，已經指日可待……

記者們說我們向蘇聯人發動 「時裝外交攻勢」，這有
點言過其實。使館領導邀請蘇聯領導人的夫人們觀看中國
時裝表演，並無國內授意，也沒有刻意追求什麼轟動效應
。至於說戈爾巴喬夫本人給以 「正面回應」，這大概是真
的，因為如果沒有他本人的特許，其夫人是不會親臨使館
，而且還如此興師動眾的。入主克里姆林宮才一年的這位
蘇聯最高領導人，也許是想借機通過這一似乎不經意之舉
，給中國最高層發出某種耐人尋味的信號。據我所知，這
一信號及時傳遞到了 「目的地」。

記者們說中蘇 「重修舊好」 「指日可待」，這個預測
並不準。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實現，那是三年以後的事了，
而且也並非 「重修舊好」，即恢復昔日的那種結盟關係。

茶會後次日，上面提到的那位蘇聯朋友問我： 「昨天
的規格如何？還可以吧！」 「大使滿意嗎？」他還說，
「這種規格是從來沒有過的」， 「可見他本人多麼看重中

國！」我一聽就明白，這位朋友所說的 「他」，就是蘇共
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本人。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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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人
聯

想
到
﹁文
革
﹂
的
那
一
套
。
唉
，
賽
先
生
來
到
咱
中
國
，
如
果
碰
到
許
許
多
多
這

樣
的
歡
迎
者
，
他
該
笑
還
是
哭
？

國球的記憶 季旭東

獅
子
克
里
斯
蒂
安

馮

進

我眼中的戈爾巴喬娃
李景賢

黃
山
鴨
板
菜

汪

蘋

科學未必總是表現正確 言止善

大
伾
山
與

﹁
雲
溪
燕
語
衛
水
舟
﹂

王
永
記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四

到
了
北
京
後
的
毛
澤
東
仍
保
持
打
乒
乓
球
的
習
慣


